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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福建泉州港千帆競發、中外商貿文化
溝通交流頻繁……由文化部和福建省文化
廳承辦的大型海上絲綢之路主題舞劇《絲
海夢尋》7日在北京開啟全國巡演大幕。
據悉，今年該劇將在廣東、廣西、浙江等
地巡演。同時，還將赴新加坡、印尼、馬
來西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演
出。
據悉，該劇講述了發生在800年前福建
泉州刺桐港一家兩代水手遠航西亞的故
事，全劇將中國元素、福建民俗和海上絲
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異域風情有機融
合，藝術地再現了800年前泉州港商船遠
航西亞、貿易交往繁榮、中西方文明交融
的盛景。
據福建省文化廳廳長陳秋平介紹，該劇
自去年創排演出以來，已在海內外演出近
60場，反響熱烈，特別是2015年初應邀赴
紐約聯合國總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總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演出，受到廣泛
好評。他續稱，從今年3月起，該劇將赴
浙江杭州劇院、湖北劇院、湖南大劇院、
廣西柳州藝術中心、廣東演藝中心大劇
院、廈門嘉庚藝術中心等地演出多場。同
時，《絲海夢尋》還將赴新加坡、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等「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及地區演出。

常言道「人生如戲」，又有說「戲如人生」，那麼一部借
「戲劇」講「人生」的話劇，到底會是什麼模樣？社區中心
舉行為期六周戲劇課程，四位學員各有各的心事，導師則是
一直勞心勞力，大家定期見面、持續交流，既學做戲，又學
做人。置身劇場觀看另一劇場故事，倘若預期劇力萬鈞高潮
迭起，怕要失望；在美國劇作家安妮．貝克（Annie Baker）
筆下，看似「戲味十足」的佈局，換來卻是「平淡如水」的
兩小時，由香港話劇團搬演的《緣移戲劇班》（Circle
Mirror Transformation），究竟所為何事？
劇中人出身平凡，過氣女演員Theresa（張雅麗飾）、失婚
中年漢Schultz（辛偉強飾），以至不擅交際的少女Lauren
（江浩然飾），猶如你我身邊人；在劇作家筆下，他們的存
在及出現，普遍沒有明確目標，女演員因為初到此地，也許
希望加深了解社區、中年漢早與妻子離異，或者希望擴闊社
交圈子，只有少女一心前來增進演技，夢想可在學校演出佔
一席位；劇作主要框架則是眾人定期上堂，玩玩劇場遊戲、
談談生活近況。
假如場景換成辦公室，情況就如收看電視劇集《愛．回

家》，一群人天天在一起，輕輕鬆鬆又一日，加上劇本特色
之一是分場甚多，每一星期課堂，甚至每一課堂個別環節，
也可成為一個分場；每場結束之時，基本上都是直接
Blackout（黑燈），關掉所有燈，劇場一片黑，加上此劇燈光
設計風格簡約，主要依靠社區中心白色光管作為照明，並無
多餘戲劇化的處理，可以想像，觀眾就在頻密燈亮燈滅之
中，看到一幅一幅割裂畫面。
片段結合成分場、分場連繫成故事，在片段、分場及故事

之中，整個劇場充斥停頓，除了角色間相對無言的「靜默互
動」，舞台甚至出現長達三十秒的「空場」；相對於一些着
重官能刺激的作品，例如舞台效果千變萬化的馬戲，或是笑
料百出節奏明快的喜劇，《緣移戲劇班》明顯平靜緩慢得
多，然而，用心細味的話，這種「靜」和「慢」，或者才更
貼近生活。
面對大量的停頓和靜默，觀眾的確很易分神，甚至脫離當

下，轉為思慮劇場之外種種俗務，倘若如此，劇作難免淪為
零碎片段雜燴；相反，如果觀眾專心一致跟隨劇情，關注角
色心路歷程，同樣的停頓和靜默，則成為讓人沉思的絕佳時
空；不論是中年男女的愛情攻守，或者是內向少女的個人成
長，觀眾都能從中觀照生活，尋找作品與自身的關係。
面對一個情節平淡、節奏緩慢，甚至近乎「反戲劇行動」

的文本，倘若團體缺乏視野、膽識不夠，的確極容易排成一
齣蒼白懨悶的話劇，幸好不論是身兼翻譯及導演於一身的李
國威，或是擔演女主角—戲院課程導師Marty—的馮蔚衡及
男主角—Marty丈夫，同時亦是第四位學員James—的李鎮
洲等等，全屬本地劇壇極具經驗代表，以致無論是全劇節奏
掌控，或是角色微妙互動，都是恰到好處、絲毫不差。
隨着時間推演，戲味逐步累積，在非常真實的氛圍下，觀

眾彷彿不再是旁觀者，而是與角色一同成長的同行者，上半
部半虛半實的片言隻語，經過沉澱、經過發酵，通通化成下
半部環環緊扣的幕幕高潮，至此才驚覺編劇的匠心獨運。所
謂「戲味」，並不一定來自驚人轉折劇情，就如收看紀錄
片，無須任何戲劇化的處理，觀眾同樣可以深受感動，最後
引用導演李國威的一句說話：「潮流興慢食，這個戲也需要

觀眾慢慢咀
嚼，才能領略
箇中滋味。」
文：藝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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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香港式憂鬱」？「大概是有些東西徘徘
徊徊？」陳炳釗說，「覺得不可以離開這個地

方也是一種憂鬱，不知道這個地方將來變成怎樣也
是一種憂鬱。戲裡面也說，有些東西消失了，沒有
了，也是另外一種憂鬱。或者世代和時代之間的那
種夾縫，也是。可能我去到一個年紀，真的有很多
感覺和想法和現在這個世代不同。雖然大家可能信
念一致——對於藝術、對於生活、對於香港的感
情，但是方法很不同。年輕一代會做的可能是我想
像不到的。大家明明在同一條船，但是各懷心
事——有這種強烈的感覺。」

世代間的矛盾需要和解
《午睡》劇本的初稿，完成於1985年，經歷過70

年代火紅學運的兩兄弟久別重逢，在新時代中踏上
不同的人生路途。哥哥昊投身到繁華的現實生活
中，在電影業中奮鬥打拚；弟弟曦從歐洲返港，拒
絕進入這個浮華世界，常常蜷在沙發上午睡，在夢
中追憶往昔的理想與激情。兩兄弟之間的矛盾角
力，是個人不同人生選擇的碰撞，也是不同時代間
的斷層與磨蝕。
1985年，陳炳釗已從演藝學院畢業，年紀輕輕的
他在劇本中傾注了自己對於時代的疑問，也在弟弟
的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那個時候不是憂鬱，
是憤怒多些。」他說，「當時雖然也有種回顧，但
是沒有時間的那種味道在那裡。憤怒很簡單直接：
怎麼八十年代是這樣？七十年代的那種激情怎麼沒
有了？到了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想參與的時候怎麼
就沒了？那一代人又躲到了哪裡去？大家好像都靜
靜地轉型了，怎麼社會是這樣的呢？也有一些不是
很想長大，不想要進入一個成人世界的困惑。」
「午睡」自然具有象徵意義。1985年的劇本初稿
中，陳炳釗用這個動作表現弟弟因為一種放棄的心
態，不願進入成人世界或後火紅年代的無所事事的
狀態。「象徵着一種虛無，或反抗。一種理想主義
失落之後的狀態，找不到出路，不知道工作的意義
何在。這是八十年代社會的反面。而哥哥則代表工
作、奮鬥的一面。」三十年後的今天再修改劇本，

「午睡」的意涵當然已經改變。「現在的
年代怎麼都找不到一種午睡的狀態了，怕
是睡都睡不着吧。」陳炳釗笑着說，社會
節奏迅速，就連無所事事的方式都不同
了，上網、打機的年輕人很多，午睡的大
概很少。但正因如此，午睡這個意象反而
帶來些疏離效果，有些抽離，有些文藝，
「不是很香港」。放在劇場中，又有種不
同的意味。
時代不同，但世代間的代溝和矛盾是常

態。陳炳釗說，85年的劇本中，最終兩
兄弟都被困，反映了自己當時的心境。現
在離開了那個年紀和心境，會覺得，所謂兩代人之
間的衝突，當面對一個較長的時間維度時，還是要
找到一個融合和契合的點，「不然就變成階級鬥爭
了。」在今天的劇本中，哥哥與弟弟都有跳出自己
的位置從對方的角度來看事情，「想完還是不行，
還是要打，還是有衝突，這樣反覆進行，但最後仍
然是想要有和解。」

回看八十年代 不怕「懷舊」
劇作亦如陳炳釗以往的作品般，重新審視香港的

某段歷史，這一次，是八十年代。「對於八十年
代，現在和當年的看法很不同。當時覺得是一個平
凡的年代，傳說中的七十年代要多姿多彩很多，而
八十年代，只是一個光亮的世界。七十年代的色彩
好像暗些，但色彩會多些，八十年代則像燈飾的世
界。現在看，則覺得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時間。就算
在藝術圈去看，八十年代的進念、中英劇團、香港
話劇團都和現在的質地很不同。但大家現在好像不
是很在乎這些，這也合理，因為世界去得那麼快。
但是有時，我仍慶幸自己有經歷過這些，對照以前
和現在，事物都是經過這些質變才變成現在的樣
子。這是社會的寶貴記憶。八十年代有很多東西值
得我們去珍惜，而我們並沒有保留得很好。」
然而若只是懷舊，容易流俗，甚至虛假。陳炳釗

回憶八十年代的點滴，並不懼怕去「懷舊」。「一
定有一種緬懷，因為事物已經逝去，總會有那種氛

圍。但我覺得這個氛圍不是絕對的壞事，不應該那
麼潔癖地覺得我們要面對當下，所以所有舊的東
西，或者有那種懷舊意味的東西都要批判，要和當
代對照才去講。我覺得有時反而要先大膽進去，但
自己要保持清醒，才可以在裡面找到懷舊以外的東
西。八十年代的很多東西都很模糊，我不覺得應該
完全抽走。當我們去回顧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或六
十年代那種已經褪色了並且因為褪色而被美化的一
些感覺，姑且一些東西是可以保留的。」
回看歷史，也是為了能理解自身。陳炳釗說，自
己對歷史的興趣的確和身份問題相關，例如面對97
時身份的彷徨，「要在對歷史的回顧和理解中，來
稍微安頓自己所謂香港人的身份，到今天仍然是這
樣。身份對於現代人來說，是一個越來越脆弱的概
念，在很多傳統歷史很強烈的地方，也許比香港容
易安頓。但在香港，是一種斬不斷理還亂的狀態。
什麼是香港人？從我們爸爸那代來看？到底要追溯
到一個什麼程度才可以更加清楚自己是香港人呢？
我仍然覺得，當下的困局需要大家一起找方法去爭
取，但是似乎不斷去回看香港歷史，回看不同的階
段留下了什麼，如何影響了我們的心態，從而慢慢
積累、蛻變，變成今天的狀態，這很重要。香港式
憂鬱是什麼？也是來自不是很容易可以講自己的故
事，就算家族故事都不是很容易講出來，這是為什
麼呢？」
回看歷史，最終也是要講出「自己的故事」。

1894年的香港，被一場病源不明的疫症所席捲。當時太
平山街一帶的情況最為嚴重，政府下令約七千名居民遷出，
將疫區移為平地。這場歷史上著名的鼠疫最終導致兩萬多人
死亡，患病死亡率高達95％。香港話劇團最新製作《太平山
之疫》，就以此段歷史為背景，編劇曾柱昭聯同香港話劇團
藝術總監陳敢權，一起書寫大時代中小人物的艱難抉擇。由
黃慧慈所飾演的主角黃艷，以童養媳的身份嫁入中醫世家，
並因此學習中醫。不幸染上鼠疫的她選擇超越自己的身份局
限，接受西醫的治療，並將遺體交由西醫解剖，不計個人得
失希望尋得救人方法，亦為中、西醫的融合踏出第一步。
該劇是導演林立三自2009年《李察三世》後，時隔近七

年與香港話劇團的再次合作，他希望以「人性」為切入點來
詮釋這個動盪時代的故事。「人生中不停有艱困時期，我的
切入點不是想講鼠疫，而是人。當面對困難時刻，面對這個
大事件時，人會怎麼選擇？怎麼處理？你怎麼去面對這個事
件，如果你有愛的人，又怎麼去面對？劇中會呈現不同的選
擇，但我不去判斷這些選擇對不對，而是想帶出每個人都有
自己選擇的方式，而選擇了之後又會怎麼去走。」
《太平山之疫》將採用音樂劇的方式去呈現，請來黃學揚
作曲，黃學揚、謝大順編曲，岑偉宗作詞，黃學揚、黃華豐
擔任音樂總監，林俊浩編舞。屆時，將有38位演員登上舞
台，為觀眾呈現氣勢磅礡的時代畫面。
林立三說，音樂劇是劇本、音樂、舞蹈、演員等全方面的

整合，創作一個原創音樂劇，各個環節要不斷磨合、調整、
修改，需要耗費很長時間。這次的挑戰首先就是時間緊張，
真正的排練大概只有三到四個月。「如果你看百老匯，準備
一個原創音樂劇可能需要五年或十年，他要精確計算到每一
個動作每一個設計，因為他們的想法是，我投資五年到八
年，到時是要計劃演出十年或十二年的。而香港呢？是演十
場嘛，所以其中的調校就差很遠，時間上更是濃縮得厲
害。」排練的過程中，需要整個劇團火力全開，每個人都專
注投入，「大家要有百分百的信任。」
最終的演出中不乏大場面的呈現，例如其中一段將近20

分鐘的演出，人物眾多，在歌唱和戲劇上都有複雜的調度，
不同人物的故事、聲音穿來插去，成眾聲喧嘩之勢。「在大
的疫情背景下，有很多小故事的發生，人物也很多，如果斷
開來分別講會很碎。選擇這種形式和編曲，可以將整個大時
代作為背景，讓觀眾看到每一個小人物、每一個家庭的故
事。」這樣的場面對演員來說挑戰很高，林立三說，演員一
定要聽拍子，精確地掌握節奏，「台詞說太慢，後面唱的就
已經出來了；說太快，又會有個空白。」
而整個演出，雖然以真實歷史為背景，但會以虛實交錯的
方式來呈現。「我要呈現的，是角色內心的感受，是人對世
界的渴望，因此用了多元化的形態去呈現，用現代美學的角
度去切入，希望將那些情感更加濃烈地呈現，也讓觀眾可以
扣連到當代。」林立三說。 文：草草

音樂劇《太平山之疫》
時間：1月10日，12至16日

晚上7時45分
1月16日、17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音樂劇《太平山之疫》
呈現逆境中的人性微光

■音樂劇《太平山之疫》女主角黃
艷(黃慧慈飾)處身在時代的夾縫之
中。她以堅定的信念，尋找生的希
望。

■《緣移戲劇班》 香港話劇團提供

無戲之戲：
《緣移戲劇班》

劇作的海報讓人想到一個濕熱的午後。窗外也許滴雨

水，也許有蟬鳴，兩兄弟處於斗室之中，各懷心事。濡濕

的空氣中有種凝結成一團的莫名失落。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藝術總監陳炳釗，繼去年《後殖民食神之歌》後，帶來

「香港式憂鬱」系列第二部作品《午睡》。回到上世紀八

十年代的香港，對照歷史與今昔，試圖為不同世代間的矛

盾尋找出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提供

《《午睡午睡》》 《午睡》
時間：1月9日 下午2時45分，晚上7時45分

1月10日 下午5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哥哥阿昊哥哥阿昊（（朱柏康飾朱柏康飾））

■■弟弟阿曦弟弟阿曦（（梁天尺飾梁天尺飾））

■■陳炳釗陳炳釗

世代夾縫中世代夾縫中的的「「香港式憂鬱香港式憂鬱」」


